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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时期，今天的济宁市嘉祥县满硐镇
韩沟村，发生了秋胡戏妻的故事。

从那以后，这一带的劳动人民一直歌颂、赞
扬秋胡之妻的贞洁精神，将这个传说广为传诵，
并流传至今已达两千七百多年，可见故事之深入
人心。

这一传说现存的最早书面记载，是西汉刘向
的《列女传·鲁秋洁妇》。嘉祥县境内东汉时期的
武氏祠中，就有秋胡及其妻的画像石。在第七石
第二层，画有一女，站立于桑荫之下，旁边有一筐
篮；左边一男，冠服荷囊而向，与女作相语状。榜
题曰：秋胡妻，鲁秋胡。这说明，秋胡戏妻的传
说，在西汉时期已具有较大的影响。

秋胡戏妻的传说，在汉魏之时流传更广。汉
代有乐府诗《秋胡行》，以后形成一种歌诗体的名
称。咏其本来故事的有西晋傅玄的《秋胡行》二
首、宋颜延的《秋胡行》一首(九章)。齐代有王融
《咏秋胡妻》七首，梁代有邵陵王萧纶《代秋胡妇
闺怨诗》一首。以《秋胡行》命名的歌行体诗作，
至唐代尚有流风余韵，高适就有一首咏其本事。

到了唐代，秋胡戏妻的传说进一步发展。雅
文学中，李白的诗《湖边采莲妇》《陌上桑》都用到
这一典故；俗文学中，有《秋胡变文》。

元代和明代，除有秋胡戏妻的剧目外，还出
现了几篇以秋胡戏妻为题材的小说：冯梦龙《情
史》中的《秋胡》及《古今列女传演义》中的《鲁秋
胡洁妇》，吴敬所《国色天香》中的《采桑赋》等，此
三篇小说情节与刘向《古列女传》基本相同。

清代以后的地方戏中，敷演这一故事的还很
多。京剧中有《秋胡戏妻》，也叫《桑园会》。

故事发生在嘉祥，两千多年以来，嘉祥人民
代代相承，口口相传，广为传诵，内容越来越丰
富。这一传说，见于书面记载的，还有明万历二
十四年刻本于慎行《兖州府志》、清乾隆《济宁直
隶州志》、明万历二十三年《嘉祥县志》、清光绪
《嘉祥县志》、1997年新修《嘉祥县志》等等。

嘉祥民间传说中的秋胡，名韩建，秋胡是其
字，韩沟村韩姓奉其为祖。秋胡妻名邵秋姑，娘
家在柳园村，位于今金乡县羊山镇东4公里处。
柳园与韩沟相距约5公里，韩沟村韩姓称邵秋姑
为老奶奶，至今仍每年到柳园村秋姑庙拜祭。

秋胡戏妻的传说，塑造了秋胡妻的典范艺术
形象，并形成多个版本。

据其中一个比较详细的版本叙述，秋胡是春

秋时期鲁国南武城人，就是现在的嘉祥城南人，
娶妻邵氏，一位美貌出众、婀娜多姿、百里挑一的
大美女。

结婚五天，秋胡便和家人商量外出游学，求
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妻子邵氏虽出身贫寒，
但通情达理，很是贤慧，认为丈夫能丢下儿女私
情，志在四方，有雄才大略，是干大事的人，毅然
支持丈夫的选择，甘愿挑起家中的生活重担。

秋胡走后，邵氏在家种桑养蚕，纺纱织布，日
夜操劳，勤俭持家。婆婆厚道，媳妇贤慧，婆媳之
间和睦相处，虽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又苦又累，
但也比较安静。邵氏外秀内刚，嘴上不说，但心
里却每时每刻盼丈夫早日归来。

五年后，秋胡在陈国做了大官，当上了上
卿。他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走到离家不远的一
片桑树林时，猛然间看到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子在
采桑。这女子长得俊俏无比，楚楚动人。秋胡被
采桑女的美貌看傻了眼，停下车直盯盯地看着
她，也有了想同她搭讪的念头。

但秋胡不知，这采桑女正是他多年不见的妻
子。因夫妻二人只共同生活了五天，而离别长达
五年，相貌已经模糊不清了。此时的两人，已和
陌生人相见一样，互不认识。

秋胡色迷迷地来到采桑女跟前，调情搭讪地
说：“我走路走得太远太累了，想在你桑树下歇一
会儿，吃点东西。你采桑也累了吧，快过来也歇
一歇，一块吃点吧？”采桑女假装没听见，理也不
理，仍旧不停地采桑。

这时的秋胡，被采桑女的美貌与劳作的敏捷
所倾倒，又向前走了两步，靠近她身边，嘻皮笑脸
地撩拨道：“尽力耕田不如赶上丰年，竭力采桑不
如遇上达官贵人，咱俩今日相见也算有缘。我这
里有些金子送给你，作为定情之物，你跟着我有
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吃不完的山珍海味，穿不尽
的绫罗缎匹，何不比你采桑好呢？你收下金子跟
我走吧？”

邵氏见此人心怀不轨，决不是什么正人君
子，便怒不可遏地拒绝道：“俺采桑出力，是为了
养家糊口，侍奉老人，决不要你这不干不净的金
子！俺看你是个大官，劝你不要再胡思乱想，别
再胡搅蛮缠，赶快收起你的金子走吧！”采桑女说
完，仍旧采桑。秋胡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秋胡回到家里，拜见了离别五年的老母，奉
上了金子，就问母亲：“秋姑怎么没在家？”母亲

说：“她到地里干活去了。”秋胡马上差人去把妻
子唤来。邵氏刚进门，二人都惊呆了。秋胡又惊
喜又惭愧，深感无地自容，无话可说。

邵氏见到在桑园调戏自己的人，正是离别五
年日夜思念的丈夫，顿觉心灰意冷，立马转喜为
怒，怒火冲天、义正词严地指着丈夫说：“五年前，
咱俩刚成亲五天，你就撇下咱娘和俺出外求官。
如今这么些年了，你才回家一趟，你本该归心似
箭，一步进家拜见母亲。可你倒好，却在外边寻
花问柳，见了女人拉不动腿，在桑园调戏民女！
更可气的是，你竟敢用侍奉母亲的金子，当定情
物收买人家。你忘记老母亲就是忘恩，不孝，大
逆不道，调戏民女就是贪色，心术不正！像你这
种大逆不道、心术不正的人，俺寻思，你对君主也
不会多忠诚，在外也做不得什么好官，更不用说
治家立业了。俺跟你这种人过日子还有啥意思，
俺也不愿看到你再娶别的女人，坑害人家。俺好
马不配双鞍，贞节女不嫁二夫……”邵氏说罢，没
等秋胡搭话，一转身怒气冲冲地跑出家门，投河
自尽而死。

邵氏投河死后，婆母与秋胡都非常悲痛。母
亲是又想念孝顺的儿媳，又憎恨儿子无情无义，
大骂儿子。秋胡已悲悔交加，脱光上衣，双手抚
着荆棘，跪在母亲面前，痛苦流涕，叫母亲用荆棘
抽打自己。母亲接过荆棘，狠狠地抽了几下，立
时秋胡脊背上鲜血直流，母亲心疼儿子才住了颤
抖的手……

为了弥补对妻子的愧疚，秋胡将邵氏安葬在
桑林，并在与她相会的桑树前建了一座庙，刻上
她的石像，每日焚香祈拜。他即使这样做还不足
以弥补自己的过错，决定弃官不做，在家奉养老
母，一来完成邵氏的心愿，二来弥补五年来未对
母亲的孝心。

为了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秋胡将自己的名
字颠倒过来，改为“胡秋”，意为秋胡这个名字已
不存在了。从此之后，胡秋这个新人就生在人世
间。为了表示对妻子的怀念，他发誓永不再娶。

打那以后，“胡秋”和母亲相依为命。他每天
除精心侍奉老母外，还接过妻子的事业，种桑养
蚕，纺纱织布，成为村里第一个会纺纱织布的男
子。

在当时，纺纱织布是女子干的活儿，秋胡纺
纱织布成了惊骇众人的事，传出后轰动了整个南
武城，不少男子也跟着秋胡学纺纱织布。而男人
纺织的布，比女人做的还好。因为男人手臂长，
拉的丝就细长；男人力气大，织的布又密又光
滑。从那以后，整个南武城男女都会纺纱织布
了。

每一次新的蚕茧收获之后，秋胡就拣几个上
好的蚕茧，用丝线串起来，挂在邵氏庙里，以表对
妻子的思念。久而久之，邵氏庙里挂满了蚕茧。
周围的乡邻不知道底细，见秋胡常往邵氏庙里挂
蚕茧，以为是邵氏“显灵”了，也学着往邵氏庙里
挂蚕茧。

说来也怪，凡是往邵氏庙里挂蚕茧的人家，
下一次他家的春蚕划准能收的又多又好。这样
时间一长，人们都把邵氏尊为神灵，称她为蚕娘
娘了，每天请愿还愿的络绎不绝，香火不断。

十二年后，母亲去世。秋胡把母亲也葬在桑
林，离邵氏墓相距不远。为了尽心，秋胡决定守
坟三年，在母亲坟前搭了一个草庵，吃住在里
面。每天还用大衣裳襟，兜三包土为母亲添坟，
也兜三包土为邵氏添坟，无论阴天晴天，刮风下
雨，冰雪寒霜，从不间断。

守坟三年期满，母亲和邵氏的坟墓筑得又高
又大，像小山似的，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坟，引得不
少人观看。

“胡秋”兜土筑坟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
快传到鲁哀公那里，鲁哀公听闻秋胡知错能改，
又是个大孝子，肯定是个大才。一次到武城打
猎，专程见了秋胡，并授他为上大夫，管理周邑，

也就是今天的曲阜。
“胡秋”任上尽职尽责，兢兢业业，深得国君

的信任与百姓的爱戴。任周邑宰期间，他收养了
两孤儿，一个取名叫“秋仁”，一个取名叫“胡
义”。他既当爹又当娘，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胡秋”在鲁国做官二十载，七十岁那年告老
还乡，次年离世。临终前，他告诫两个儿子，他死
后将他葬在母亲和邵氏两坟的中间，他生前曾为
她们守坟添土，死后也要陪伴她们。

“胡秋”叮咛秋仁胡义说：“我是个曾经有罪
错的人，死后也不要发大丧，要草草埋葬，不要筑
大坟头。我的坟墓夹在母亲和邵氏两大坟墓中
间，更显得渺小。要叫后人知道，有罪过的人，他
生前被人唾骂，死后也应叫人瞧不起……”

“胡秋”死后，秋仁胡义兄弟二人，见义父虽
然曾有过错，但早已知错改过，况且后半生成绩
卓著，仍是受人敬仰的正人君子，加上对他俩的
救命养育之恩，应知恩善报。二人将义父他葬在
祖母、义母的坟中间，仍筑了一个大坟，与祖母、
邵氏的坟一样大，成为当时南武城有名的三大
坟。

为了弘扬义父义母的功德，秋仁、胡义又改
回义父的名字，把“胡秋”重又更为“秋胡”，并在
平山为义父义母修庙树碑，为世人瞻仰，这就是
南武城有名的平山蚕娘娘庙。从那时起，历代不
断修缮，一直留至上世纪中期。后因开山打石，
此庙被毁。

今天的韩沟村，原名韩建古路沟。村民传说
邵秋姑投河自尽以后，韩建悲痛万分，嚎啕大哭，
又恰逢大雨，眼泪和雨水冲出了一条大沟。后
来，这条沟所连接的道路，成为周围几县的交通
要道，因此名为韩建古路沟。1958年，韩建古路
沟改为韩沟村。

①济宁市嘉祥县武氏祠秋胡及其妻画像石
拓片

②③④⑤⑥千百年来《秋胡戏妻》在书籍、戏
剧、影视中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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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2700年的凄美故事《秋胡戏妻》
张庆余

我七岁那年，第
一次回故乡济宁。曾
祖父、祖母、母亲和我
一行四人，经过三天
两夜的旅途颠簸，第
三天下午到达兖州。

在兖州火车站旁
吃了顿包子，回味余
香，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次见有人双臂
全无，好奇并着些许
害怕。

坐汽车来到汶
上，走出汽车站，街
上十分安静。向西
走见一桥，一侧有水
闸。到一位亲戚家，
等二叔来接。

坐上地排车，二
叔拉着，向胡庙村走
去。母亲说，胡庙到
县城十八里路。多
年后我开车重走故
道，几分钟就到了，
当年觉得好远好远
啊。

到胡庙的时候
天已黑，村子里没有
电灯，显得格外晚。
长辈们说着，十多年
不见的小孩子，长高
长大了，大孩子结婚
生了娃。点起煤油
灯，影影绰绰，一大
家子人，屋里屋外，
又是烧火又是拉风
箱，做饭忙活着，都
有些兴奋。那情景，
在宁静的夜空下，古
老的村落里，着实热
闹。

1957年，父亲十
五周岁那年，因为没
钱，不得不辍学，无
奈之下去兖州城里
打 工 ，攒 了 点 钱 。
1958年除夕夜，父亲
怀揣着这点钱，独自
一人离开胡庙村，徒步二十多公里，去兖州
坐火车。

祖父送父亲到村头，望着儿子远去的背
影，孤孤单单，消失在寒风瑟瑟的大年夜里，
不知道祖父内心激起过怎样的情感波澜。
当时祖父三十八九岁，父亲尚不到十六周
岁。如今我四十多了，常为儿子每天出行的
汽车接送算计。

我十五周岁时，在离家十多公里的地方
住校读高中，常想家，到家就不想回学校。
父亲不到十六周岁时，已独自在漆黑的大年
夜，踏上充满未知的远行之路。

那个年代，没有证件证明出行的合理
性，就不卖给去东北的火车票。父亲到了济
南，求有证件的人代购车票，是以承担人家
票款为代价的。

第一次，火车刚过黄河就被查到，遣返
回来。父亲在济南火车站彷徨了十多天，又
等来一次机会。这一次，父亲出了山海关。
我不知道，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大正月
里，那个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徘徊在济南
火车站半个月，有过怎样的感想。大抵没有
我想象的那般凄楚伤感吧，当时父亲的心思
全都倾注在买火车票上。人在一门心思想
着奔向目标的时候，哪还会有心境感慨什么
呢。

五六年后，父亲回乡娶了母亲。又过了
两三年，母亲去了东北。1977年这次母亲回
乡，距她离家已过去十多年。这岁月中，我
外祖父过世，也有新添的娃，我就是其一。

这次回老家，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有许
多年幼的新奇铭记在心里。

汶上那座灰色的塔，母亲说，“塔下有条
金鱼，六十年一翻身。”我没见过塔，听了母
亲的话，更好奇更困惑。十多年后，塔底下
有秘密被揭开，终结了我儿时更多的好奇。

我再来济宁，已是十多年后的 1990
年。姐姐定居济宁，我在读大二。

那一次的大部分时间，住在济宁城里的
姐姐家，回过一趟汶上老家。村子不比我记
忆中的好，有了电灯，年轻人多外出打工，不
再那般宁静。

1992年夏天，我一个人拖着行李，带着
全部家当，来济宁参加了工作。再后来，我
定居济宁，接父母回来。

1998年，父母回济宁定居后，过了第一
个春节，距父亲一个人远行的1958年除夕
夜，已过去整整40年。1958年，1998年，父
亲的感受迥异。正是1958年除夕夜父亲一
个人孤独凄凉的远行，才有了1998年除夕
夜全家人在济宁的这般温馨与欢乐。

这些年，我经常到兖州火车站，早已不
是原来的样子，也再没吃到那么回味余香的
包子。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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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我在山乡读小学。那时候
的学校和现在比，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一点也
不过分。人们习惯用“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
这几个词，来形象地概括当时的学校和学生的状
况。

我们那所学校，是由一所规模较大的火神庙
院落改建而成的，院内有正殿及配殿组成。我们
的教室是个大殿，房屋面积尽管很大，但窗子又
小又少，室内一片昏暗。偌大的校园也空空荡
荡，既没有花草树木，也没有一件体育器材，条件
十分简陋。

那时的条件虽然艰苦，下课后也挡不住生性
活泼的孩子在操场上嬉戏打闹。那个时候的课
间，小学生们踢毽子、摔四角、弹玻璃球，或在校
园内自由玩耍，绽放着童真的天性。

记得在我们学校门口，也就是庙的配房里，
住着几户人家。

一家是公社社长家，他家喂了几头猪，社长
的爱人很是勤快，不是在那里忙活伺弄猪食喂
猪，就是在那里打扫猪圈，庭院也收拾得井井有
条，干干净净。孩童是耐不住寂寞的，看人家喂
猪，也成了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最爱，课间休息时
常跑向那里去。

紧邻社长家，是这个庙里老和尚的住处。他
一个人住在那里，很是孤单，庙改了用途后，和尚
也返俗干起了货郎的行当。他每天走村串巷，回

来后就在自家门口铺张苇子席，然后佝偻着身
子，如蚂蚁搬家似的，屋里屋外地张罗着。一切
就绪之后，他开始做大米糖球。

和尚先用爆米花与糖稀和在一起，搅拌均
匀，然后两手各拿一个木质的半圆形模子，夹住
调好的爆米花，两只手使劲一扣，再把夹成的圆
糖球磕在席子上晾晒。一个又一个，活干得干净
麻利快，深深吸引了我们这些小孩儿。

在我印象中，老和尚总是忙碌的，从来没见
过他和邻居有说话的来往，而且一脸严肃，不苟
言笑。我们这些学生来围观的多了，他总会不耐
烦的说：“快走，快走，读书去。”我在那里上了那
么几年学，从来没听见老和尚说其他的话，好像
他的头脑里存储的，就那么几个词。

用庙做教室的那会儿，由于屋子大，封闭不
好，七漏烟八漏气的冬天最难熬。每到冬季来临

之前，老师总让家在机关单位条件好的学生，从
家里拿来纸箱子拆开，钉在窗框子上，再贴上报
纸，用来抵御寒风。

有一次，班主任让家住学校附近的一个学生
去家里打点浆子。由于当时物资匮乏，也没有什
么顺手的家什盛浆子，估计当时把这个学生也难
为得不轻。于是，他就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就用
家里喂猪的瓦盆端吧。同学们见了端着偌大盆
子，脸涨得通红的他，笑得前仰后合。

瓦盆用完之后，老师说：“你快把这个盆子
送回家去吧！”话音未落，只听“哐”的一声，吓
人一大跳，原来这位同学为图省事，伸手就把
盆摔在了教室门外。后来，这个学生的娘喂猪
找不着盆子，点着小脚来学校找儿子，看到了
墙根摔碎的猪食盆，一时怒火中烧，着急的母
亲边骂边在校园里追打儿子，引得全校同学一

片哄笑。
那时候的条件很差，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

渴了没水喝。
学生坐在教室里一上午或者一下午，又累又

渴。上完课想喝水，只有去学校附近的村民家里
去喝凉水。农民家里那时候也没什么东西，所以
也不锁门，也没有院墙，水桶放在院子里。有时
去喝水，要把羊赶走再喝，与羊或其他牲畜喝一
桶水是常有的事。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差别真不是一点半
点。现在的每个学校里，都有饮水机和纯净水。
为了学生不被开水烫着，在饮水机设计上也注入
了人性化的科技元素，把滚烫的开水调节到了适
合饮用的温度。现如今的学校，条件真的是非常
好，那个时候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当时是不兴接送学生，无论中小学生，都是
自己步行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的。

记得当时，我家离学校有二三里地的距离，
几个小孩结伴而行，不管早晚都是自己步行回
家，哪有家长接送这样的好事。真的时代不同
了，情况也大不一样了。

时间过得真快，改革开放插上腾飞翅膀的祖
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想过去，比现在，不能不让我们感慨万端，不能不
让我们对今天的幸福快乐生活感到无比自豪和
欣慰。

湖畔小学的快乐时光
马长青

我的家乡是山东济宁，那里一年四季都
很美丽，可我觉得秋天更美。因为，秋天叶
子黄了，在树上就好像金黄色的小巴掌。秋
风一吹，树叶就像一只只金黄的蝴蝶在空中
飞舞。

秋的天空高高的，天上有几朵白云，有
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甜甜的棉花糖，还
有的像白色的金鱼在天上游来游去。

如果你仔细听，能听到南飞的大雁的叫
声，它好像在说：“秋天来了，秋天来了！”

我的家乡很美
北京市八中附小三（3）班 张璟然

济宁我家乡

故里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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